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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係偶然，切勿對號入座。



************************************************



（一）



周菁菁從地鋪上坐起來，看著牢門外站著的一群衙役，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了。



自從來到表姐家那天起，菁菁就被大了她整整一輪還多的王海泉所吸引，雖然從一開始就知道他是自己的表姐夫，可心裡還是暗暗戀著他。



王海泉是個瘦瘦高高的人，戴著眼鏡，文質彬彬，說話不緊不慢，態度和靄，但菁菁對他始終是敬畏有加，並深深地愛著他。



表姐是個典型的溫柔賢良的少婦，而王海泉則是個充滿睿智的人，從他們的言談話語間，菁菁知道了許多道理，即使不是官府的捕快到家裡來抓人，菁菁也猜到表姐和表姐夫一定是革命黨，只不過不知道他們原來是本地革命黨的重量級人物。



那一天，正巧海泉沒有在家，所以官府只抓走了表姐，臨走的時候，表姐暗示菁菁，一家要設法向海泉發出警告，不要叫他回來。



菁菁照作了，她利用自己的機智，甩開了官府的盯梢的眼線，找到了正在返家途中的海泉，使他成功地逃脫了揖捕，但表姐卻被官府在市曹砍了頭。



聽城裡的人們議論，表姐在被用車拉著遊街的時候和臨刑之前，一直在慷慨陳辭，向圍觀的人群宣傳革命的道理，鼓舞人們起來共同推翻沒落的滿清政府的統治，一直到刀砍在脖子上之前，她還在高聲呼喊著：「共和萬歲！」



由於海泉不能露面，所以給表姐收屍的事就只能由菁菁來做，她還記得表姐在那法場上的慘狀。



這個二十八歲的少婦反綁著雙臂，一絲不掛地仰面橫陳在用木頭搭建的高台上，兩條豐腴的大腿呈極限地分開，暴露著女人的一切，肛門和陰戶中還插著兩根鐵鍬把一樣粗的木棍。



高台的高度正好讓圍觀者的目光與屍體在幾乎同一水平面上，表姐的陰戶正好處在最顯著的角度，由於官府對革命黨恨之入骨，所以表姐的屍體已經這樣赤裸裸地在大庭廣眾之中陳列了三天之久。



表姐的死，並沒有嚇住革命黨人，相反地更加激發起了他們革命的決心，而像菁菁這樣一開始僅僅是同情他們的熱血青年也秘密地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不久，菁菁在革命黨的安排下悄悄潛離了省城，同海泉一起踏上了遠赴歐洲的旅途。



在國外的見聞，使菁菁越發感到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而朝夕相處的生活，也使她同海泉的感情越來越強烈，就要點破那重窗紙了。



就在這個時候，受革命黨的委託，海泉同菁菁再次潛回省城，準備籌劃一次武裝起義。



但天公不作美，就在起義前夕，海泉和菁菁被叛徒出賣了！



自從被捕的那一刻起，表姐那赤裸裸的屍身就在菁菁的眼前晃來晃去，她彷彿看見了自己同樣赤條條地躺在高台上，成千上萬的人擠在台邊圍觀，一雙雙眼睛緊緊盯在自己被插了木棍的陰戶上。



菁菁不怕死，從小她就是一個性格堅強的人，但對於她這樣一個年輕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孩子來說， 那種恥辱卻遠比死可怕得多。



過堂的時候，菁菁同海泉和其他三個被捕者一樣大義凜然，對所作的一切供認不諱，然而一個人坐在牢裡，她卻感到從未有過的孤寂，她同自己鬥爭了許久，在自盡還是上法場之間作著艱難的決擇。



她知道，雖然獄卒們看管嚴密，但如果自己想死，也並不是毫無機會的事，至少可以用力地撞向牆壁，憑自己的勇氣，沒有什麼辦不到的，她也知道，如果自己死了，無論是他還是同志們都會理解自己，因為她畢竟是女子，一個只有十九歲的姑娘。



但她終於沒有自殺，表姐的榜樣鼓舞著她，一個能夠眇視死神的人，又怎麼會害怕凌辱呢？



菁菁平靜地從地鋪上站起來，拖著沉重的鐐銬慢慢向外走去，一邊走，一邊思考著該向人們說的話，儘管那已經是她在腦海裡想了許久的演說辭。



穿過一道道鐵門，來到監獄的後院，院子裡站著一大群清兵和衙役，還停了五輛用毛驢車改裝的刑車，其中四輛車上各立著一個圓木釘成的十字架，每個十字架上背朝菁菁綁著一名男性犧牲者。



他們的上身都沒有穿衣服，整個兒人被直挺挺地綁在十字架上，背後插著亡命的招牌，第五輛刑車上立著的則是一個門形木架，那是給菁菁留的，菁菁明白，那是為了讓她在遊街的時候分開雙腿，以便讓圍觀的人看清她的性器官。



女看守把菁菁交給站在院子裡的衙役們然後回去，院子裡就只剩下菁菁一個是女性。



兩個衙役過來攙扶菁菁，被她不屑地甩開了：「不用侍候！我自己會走！」



然後從容地走向放在刑車前面地上的一個大鐵砧子。



站在鐵砧前，讓衙役給她砸開腳鐐，趁著這個的當口，菁菁半轉過身來看著四個男性犧牲者，他們都向她投來關切的目光。



她向他們微微笑著，點了一下頭，他們的眼睛裡傳出了敬佩的光。



她看著排在最前面的海泉，海泉沒有戴眼鏡，高度近視的他只能半瞇起眼睛看著她，但她仍然能從他的眼睛裡看出特別的關懷，那種讓她感到特別滿足的關懷。



「要上法場了，妳還有什麼想說的，或者還有什麼要求嗎？」一個清兵管帶看著已經被打開鐐銬的菁菁問道。



菁菁看了看他，然後自己走到海泉的刑車前：「表姐夫，不，海泉，有句話我想說一直沒有說，現在我們都要去了，不能不說了，我愛你！能與你同赴黃泉路，那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事情！」



「菁菁，我也愛妳！」海泉本來平靜的臉上泛起激動的紅暈，他掙扎著，彷彿想擁抱她。



菁菁爬上車去，緊緊地摟住他被綁得筆直的身子深情地親吻起來。



「海泉，恭喜你們了！」另外三個犧牲者誠摯地祝賀道。





（二）



「行了，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兒親嘴兒，不嫌寒磣！時辰到了！」那個管帶不耐煩地道。



菁菁又擁著海泉熱吻了幾秒鐘，然後在管帶的催促下戀戀不捨地放開手，慢慢跳下車來。



「我還有一個要求。」菁菁道。



「什麼？」管事問。



「讓我走在他的前面。」菁菁指著海泉說。



她知道，過一會兒遊街的時候，自己嬌嫩的身子就要暴露在成千上萬人的面前了，她無法擺脫這種屈辱，但在這種時候，她更希望讓自己的愛人看到自己嬌美的肉體，因為在自己的心中，這身子是屬於他的。



「可以。」管帶沒有反對，他指揮著衙役把菁菁的刑車牽到了海泉的旁邊。



菁菁走向刑車，四個衙役走過來，兩個想從兩側抓住她的胳膊，另兩個便來撕她的衣裳。



「你們這群流氓，混蛋，有本事衝著我們來，糟蹋一個弱女子，你們算什麼本事？」海泉憤怒地向著那管帶罵道，想起自己恩愛有加的妻子死前所受過的恥辱，現在另一個自己心愛的女子又要受此奇恥大辱，作為一個男人，他怎能不憤怒。



「王先生，您別衝我們喊吶，這也不是我們的意思。上峰有令，凡女革命黨，一律去衣處斬， 不留寸縷。我們只是奉命行事，反正過了今天中午，你們也就什麼都不知道，您就將就將就吧。」



「滾開！我自己會脫！」菁菁把抓住她的手甩脫，從他們的包圍中衝出來，脹紅著一張漂亮的臉蛋兒說。



衙役們看了管帶一眼，管帶擺了一下頭，示意他們暫退開。



「海泉，對不起。我不能為你保住身子，但我的心永遠是你的，誰也奪不去。咱們既然擔起了國家興亡之責，個人的恥辱又算得了什麼呢？」菁菁一邊慢慢解開領口處的紐子，一邊看著海泉說， 她的聲音有些哽咽。



「不！菁菁，這不怪妳，是我沒有能力保護妳。在我心裡，妳永遠是最純潔的！」海泉看著菁菁，眼淚卻先流了出來。



「海泉，別哭，這沒什麼。你看，我都不哭，你個大男人還哭什麼？」菁菁努力控制著，她竟然真的把眼淚嚥了回去。



菁菁默默地解開自己的衣服，看著自己一對潔白堅挺的乳房從衣服裡暴露出來，又去解開褲帶，讓褲子順著大腿滑落下去，她低下頭，看到自己光滑的腹部下面暴露出來的那一叢稀疏的黑毛， 不由緊緊地閉上了眼睛。



很久，她才重新睜開眼睛，忽然之間像是下了什麼決心似的一下子把頭揚起來，臉上透出堅毅的光，然後鎮定地一步步走向刑車。



衙役們用繩子把菁菁的手腳固定在了門形木架的四角，使她呈一個「火」字形站在車上，舒展身體顯得那麼修長美麗，潔白如玉的肌膚嬌艷欲滴。



一個負責捆綁她的衙役從車下接過來兩根圓木棒，遞了一根給另一個站在她身後的衙役。



菁菁知道那是幹什麼的，看著衙役在自己的身前蹲下去，她揚起頭來，眼睛看著遠處的天空， 告訴自己這沒什麼可怕的。



她感到背後有一隻男人的手放在了自己赤裸的臀肉上，用力把兩塊圓圓的肌肉分開，她感到一陣涼風沖在自己的肛門處，硬硬的東西頂在了門口。



她強壓著心中的恥辱，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屏住呼吸，盡量放鬆自己的後竅，讓那東西深深的鑽進來。



那東西很粗，把肛門的括約肌撐到極限，她感到一陣輕微的疼痛，那東西插得也很深，把直腸佔得滿滿的，給她帶來一陣強烈的便意。



她緊閉上眼睛，趁著後面的那根木棍已經進入身體，痛苦開始減輕的時候又換了口氣，然後自己女人的地方就被人扒開了，又乾又硬的木棍慢慢地擠進來，帶著撕裂的劇痛。



兩個東西一前一後佔據了她身體最隱暗的部位，將屬於女性特有的恥辱強加在她的身上，也重重地壓在她的心頭。



她想哭，想哭極了，她知道，在場的沒有人會因為她流淚而嘲笑她，但她還是強忍著，沒有讓自己的眼淚流出來。



一塊白綢布上寫著她的名字，衙役們把它的兩個上角用小線棉紮在她那小小的尖尖的奶頭上。



又用一根繩子一頭拴住插在她肛門中的木棍末端，另一頭拴在木架的橫樑頂上，稍稍拉緊，菁菁的屁股便被迫向後翹起來，使對脊柱向後彎曲成很明顯的弧形，更體現出少女挺凸的酥胸和渾圓的美臀。



身體的下面起初的疼痛開始變成麻木，但盆腔被異物充滿卻使她有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怪異的感覺，她把自己的注意力從那裡轉移開，心裡想著到了街上該向圍觀的人說些什麼，因為刑車已經被小毛驢拉著慢慢啟動，向監獄的門外走去。



大門一開，菁菁的心立刻就收緊了，外面的街上人山人海，千百雙眼睛一齊向她投射過來，像是一把把尖刀紮在她的身上，使她不由得一陣顫抖，想好的話差一點兒忘了。



但她畢竟是個堅強的姑娘，當刑車離開監獄來到人群中的時候，她已經再一次平靜下來。





（三）



她看到滿街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自己，但與當初她給表姐收屍的時候不同的是，當年那些盯在表姐身上的都是那種色迷迷的和貪婪的目光，而現在，雖然那種目光仍然出現在人群中，雖然也有人拚命擠到車前從下向上看著自己的兩腿間，但多數人眼中所寄託的卻是同情與敬仰，這讓她感到人心的向背，也更激發了她的豪情。



「同胞們！」



她大聲地喊道：「我叫周菁菁，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學生，今天我就要死了，但我不後悔，因為我所從事的事業，是值得我為之死一千次，一萬次的。



我受苦受難的同胞們，我們的中華大地，曾經是一片物產豐富，地大物博的樂土。



可是，滿清政府腐敗無能，把洋人當爹娘，割地賠款，害得我們民不聊生。



同胞們，你們願意自己，願意你們的子子孫孫就這樣在洋人、買辦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剝削壓迫下繼續生活下去嗎？



不能，要奮起，要擰成一股繩，推翻滿清朝，趕走外國列強，把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國土和財富重新奪回來，讓子子孫孫重新過上富足的日子。



同胞們，為了那一天，我就是千刀萬剮，也在所不惜呀！」



「說得好！」海泉在後面聽到，大聲讚道。



受她的感染，其餘四位犧牲者也都慷慨陳辭起來， 圍觀的人們的臉上現出敬佩之色，不時有人為她們而喝采。



聽到人們的喝采，菁菁感到異常激動，原來想好的話全都忘了，不過，臨時想出的話卻比事先編好的演說詞更加感人，她從沒想到自己的文思會這樣敏捷。



她一邊想，一邊說，滔滔不絕，簡直是口若懸河。



嗓子喊啞了，看熱鬧的人給她遞過來一碗涼水，她就著那人的手裡喝著，感到那水是如此清冽解渴，稍潤了潤嗓子，便又繼續演說，完全忘了自己當眾暴露的恥辱，就連時間也都忘了，當刑車到達法場的時候，她竟還感到有許多話沒有說完。



法場還是當年表姐就義時的法場，在城南門外的雜市口，這裡是兩條大街的交匯處，也是人來人往最熱鬧的地方。



路口正中用木頭臨時搭建了一個四尺高台，那便是行刑的場所。



當年表姐就是死在這樣的高台上，並赤條條地被展示了三天，菁菁知道，自己也將在這裡同樣地裸體展示三天。



當年有菁菁替表姐收屍，而現在，菁菁卻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替自己收屍。



不過菁菁並不在意這些，她現在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在死前盡可能把自己想要說的都說出來，以喚醒更多的民眾。



她被綁縛手們從木架上解了下來，長時間的捆綁使她的手腳完全麻木了，她勉強自己用麻得幾乎不能站的雙腳挺立著，一邊任衙役們把自己的雙臂反扭在背後捆綁，一邊繼續向人群慷慨陳辭，贏得一陣又一陣的喝采。



五花大綁捆好的菁菁被兩個綁縛手抓住胳膊拎起來，腳不點地地上了高台，按跪在高台的一側，她看到其他四位犧牲者也被捆綁著架了上來，同她並排跪在一起，而離她最近的就是海泉。



由於下體插著木棍，菁菁無法象四位男犧牲者一樣跪坐在地，而只能讓自己的大腿直直地跪起來，這讓她感到有些累，不過這已經算不了什麼。



海泉向著菁菁轉過頭來，微微笑了笑，眼睛裡充滿了溫情，菁菁感到很受用，也還給他一個微笑，然後盡可能把胸膛挺得高一些，那是她現在最希望讓他看的樣子。



他們又開始向人群慷慨陳辭，因為劊子手已經站在了他們的旁邊，他們沒有多少時間了。



兩個綁縛手搬過一個樹根作的木墩子放在菁菁的身前，那是唯一一個木墩子，劊子手說那是因為怕一刀砍不下她的頭。



他們把木墩子放在她的腿前，同時又用腳把她的兩膝踢開，然後把她的頭按倒在木墩上。



木墩很低，菁菁的上身只能盡可能地向下伏，這樣她的臀部便高高地撅了起來，菁菁這才明白專門給她放一個木墩的真實目的，一個女人擺出這樣的姿勢，就算是穿著衣服也會讓人臉紅，更不用說在她那赤露著的陰戶和肛門中還插著露出半截的木棍。



綁縛手們下流地笑著從後面撫摸菁菁的美臀，但她現在早已不再把這些放在心上，她把頭轉向海泉一側，看著他身後的劊子手正把刀掂在手裡。



「海泉，我愛你！」菁菁用最後的機會喊道。



在頭顱同身子分開前的一瞬，菁菁聽到了海泉的回應：「我也愛妳！」



四男一女五顆人頭拴在一起，高高地吊在高台邊的旗竿頂上，五具無頭的屍倒臥在高台上。



劊子手們沒有忘記趁屍體還溫熱柔軟的時候把菁菁的身子翻過來，再把她那兩條白嫩的腿蜷起來向兩邊充分展開，好讓她的性器官全都最明顯地暴露出來。



劊子手們當眾撫摸和玩弄了菁菁的乳房與陰部，然後讓她那赤裸的肉體陳橫在高台上，向人群展示他們的「豐功偉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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